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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掩盖张宅失火的现

场，平凉百姓连夜用土埋了旧
址，只说是前些日子大雨连
连，山土松弛造成罕见泥石
流。张德方祖宅本就是挨着山
坡建着，这说法倒也合情合
理。平凉百姓的众口一词，张
宅被毁之事就此不了了之了。

然而，当天晚上，挨着张
德方祖宅的平凉人家总能听
到阴恻恻的哭泣声，一整夜
一整夜地哭，直哭得人心寒
身颤。接着有人经过张宅附
近时，莫名其妙地发疯尖
叫，一头撞在树上。第二天

晚上，其中一个邻居被哭声
弄得精神错乱，砍死了全家
人，然后放火烧了自己的房
子……一系列事情，再次搅
得平凉人心惶惶。人人皆认
为：张盈生前是个恶魔，死
后化成了厉鬼。

以前张盈活着，还是个实
体，可以看到，还可以想办法
对付。如今她无影无形，如何
对付？不得已，张宅附近的人
家纷纷搬走，再无人从那里往
来，镇东于是成了荒地。

过了几年，原来张宅旧址

慢慢地变成了个大山坡。人们
以为威胁已除，无意经过，照
样死的死，疯的疯，伤的伤。于
是族长出面立下警告牌，并告
诫全镇百姓天黑前要下山，不
可进入该地。一晃几十年，老

人家们对当时发生的事守口
如瓶，后生晚辈也就不知道平
凉曾有如此诡异往事。张宅旧
址上长出了树木、青竹，因为
地处偏隅，少有人迹。

随后的岁月平安无事，老
人们相信张盈应该已烟消云
散了。一直到两年前，平凉与

外界通了隧道，外人发现了这
里的美，大量地涌入。包括段
瑜与白铃。他们俩上演的杀人

案，再度将平凉老人家们带回
了旧日噩梦，原来张盈一直

在，不肯消亡。
现在尘封四十多年的往

事终于重现太阳底下，我也颇
为感叹，细细想来，这前因这
后果真不是简简单单的对错
就可以概括的。

平凉老人们不肯说出张

宅的位置，一是为了避免有人
去那里继续发生惨案，二是因
为内心害怕张盈，有心回避。
当段瑜杀人案轰动平凉时，四
十多年的噩梦再次笼罩平凉
古镇。但是，有些秘密，只有挖

开张宅才能明白。比如说白铃
的尸体究竟在哪里？张宅地下

室里究竟潜藏着什么秘密？
依仗段先生的金钱与关

系，一个小时后，挖掘工作很
顺利地展开了。百来号外地民
工挤进了镇东的斜坡，裸着膀
子挥舞着锄头铁镐，场景热火
朝天。

刚开始不久，有个民工扬
着一本黑皮本子大叫：“捡到
一个本子。”

那本子自然是交到我手
里，是个随身携带的小本子，
黑色真皮封面受潮又受日晒，
裂缝交错，上面沾着青草碎末

和泥土，散发着淡淡的腥味。
我翻开，扉页里夹了张照片，
我试着抽出，发现它已粘在上
面了。是一张黑白照，照片泛
黄起毛边了，照片上的画面被
雨水泡烂了，很模糊。从露在
外面的半张照片，大概可以看

到一幢老房子，房子后面是绵
绵的青山。这景致似曾相识。
我拿着它比画了一下，马上明
白过来，照片上的房子就是张
德方的祖宅，可惜上面的人物

已经看不到了。
我疑惑地看着手中的笔

记本，日晒雨淋的痕迹，说明
这本子掉在这里已有些时日
了。是属于谁的呢？为什么会
有张宅的旧照片？笔记本里的
纸张差不多都粘到一块儿，不
过第一页还是清晰可见。第一

页上日期一栏写着 2003年 5
月13日，主文是一大段英文，
大致意思如下：今天翻看爷爷
旧时工作笔记，掉出一张旧照
片，看样子应该就是爷爷笔记
里频繁提到的张德方先生与
他的女儿张盈吧。那位张盈还

活着吗？算起来，她应该有七
十来岁了……

工地上忽然起了一阵嘈
杂声，我合上笔记问：“怎么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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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课前，向学生推荐了

王怜花的《江湖外史》，透露
了一点“我跟王怜花不得不
说的故事”。王怜花是我
1983年秋天考进北大后第一
个“亲密接触”的人———我们
床挨着床。32楼416是间大
宿舍，共住 10人，五张上下

床，三张靠着墙，两张并排矗
立在中间。我住清平的上铺，
王怜花住小文的上铺，我就这
样，跟这位白白净净的福建帅
哥王怜花，床单挨着床单，相
隔咫尺地成为哥们了。

说出王怜花的真名，那
也是上世纪 80年代响当当

的北大才俊，就 是 蔡 恒
平———写诗的时候叫恒平。
许多人都赞赏他的小说《上

坡路和下坡路是同 一 条
路》，其实他的诗写得更入
理入情。小蔡普通话很差，花
发不分，肉漏不辨，经常努力

地卷着舌头说：“今天他妈
的真不像发！食堂的辣个棍
棒漏丁，发了我四个一毛钱，
居兰没有几块漏！”我就教
他说绕口令：“大花碗下扣
个大花活蛤蟆。”小蔡说得口

水直流，还是说成了一片“发
罚法发”。这个对他太难，我
命令他干脆每天早晚就练
“活佛”两个字。于是早上我
还没睁眼，就听耳边有个声音
说：“活活，活活。”我就活
了。晚上我刚一睡着，耳边那

个声音又说：“佛佛，佛佛。”
我气得简直要立地成佛了。

不过小蔡有时候普通话
却说得格外流畅。一个是朗
诵自己的作品时，一个是跟
女生套近乎时。蔡恒平是
1967年出生的，比我小三

岁，可能是我们班最小的。我
格外钦佩班里的几位 1967

年出生的同学，他们差不多
都是才子才女。他们的智力

对于今天的城市孩子们来说
简直就是神话。小蔡觉得我
是语文权威，经常问我这样
写是不是病句，那样写节奏
好不好。而我们班的诗歌权
威臧力却不搭理我那一套语
文教条，我一批评他的病句，

他就恶狠狠地说：“什么病
句？老子这叫象征！”而小蔡
特别谦虚，总是拉着我说：
“老孔，你再听一遍。”于是
他就对着窗户朗诵道：“不

要说明天多美好，不要说阳
光正灿烂……”

小蔡并不觉得自己小，他
很有侠气，很幽默。他自封为
司令，封我为他的保镖。他说
想找某女生谈谈，问我怎么
办。我说：“借书呗。”小蔡眼
睛一亮：“保镖，你真聪明！”
从此他就经常不在宿舍了。

遗憾的是，小蔡因病休学
一年，回来时就成了 84级的
了。但那时的北大，各年级住
在一楼，同学交往都是打通年
级的。从80级到87级，我都
有交往。而小蔡很快就成了整
个中文系的大侠之一，披件军

大衣，带着个同样瘦高的女孩
子，到处谈诗歌、谈武侠，后来
又喜欢上了喝酒。我现在常跟
人解释说我算不得什么“北
大醉侠”，比我能喝酒比我更
仗义的北大哥们至少还有几
十位，王怜花就是其中翘楚。

看看王怜花写的武侠文字，那
才是我真正想写的东西。
《江湖外史》的衬里，写

着 “本书献给蔡花花小姐”
———那是小蔡的宝贝女儿。我
早说过，北大这些貌似风流倜
傥的才子，其实都是热爱家庭
热爱生活忠孝两全慈悲仁厚的
“封建余孽”。恰如本书封面写
的“既生金庸，又生古龙”，我

们的江湖是何等的美妙啊。
前天在山东大学讲座后，

一位在我博客上骂过我的教
授拉着我的手再三向我道歉，
说是误会了我的思想。他那真
诚的表示使我非常感动，我说
博客上的事情，何必当真。我

没有受到伤害，人家却歉疚，
我不禁想到王怜花说的：“究
竟是谁和谁笑傲江湖？”于是
脱口一句：自古春风伤往事，
多情最数王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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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紧张的气氛里，每
天都传来“做好准备，明天行

动”的命令，红军战士们都默
默而焦急地准备着。杨成武率
领的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二
师四团，用了一个星期来研究
部队战士补充及装备的补充
问题。他们还按照命令招收了
不少新兵。每个干部、战士都

发了一件崭新的灰色棉上衣，
把枪支弹药、草鞋和粮食装备
好，为了防空袭，背包上还插
了一束树枝当伪装。就这样整
装待命了好几天。

红军长征虽然是一次被
动的而且目标随时改变的战

略突围，但却并不完全是一个
仓促的决定，在出发之前，已
经有五个月的时间在做准
备。

1934年 5月 14日，各地
红军纷纷接到通知，要求在 5
月至7月招收新红军5万名。

幸好当地农民对参加红军非
常踊跃，到 6月底，实际完成
的人数达 62269名，短短时
间就超额完成了原定的任务。
9月份又接到新的命令，要求
全苏区在 9月间紧急动员 3
万新战士上前线，这次却太仓

促了，到9月27日止，实际只
完成了18204名。这些新兵后
来被分到各师团，紧急进行军
事训练。

这是一次大转移，除了战
备，还有各种物资，最高领导
似乎要把这次转移视为一次

大搬家。把整个红色苏维埃搬
到安全的下一站。其中有一支
部队叫中央教导师，是专门负
责转移期间中央机关的保卫
和重要物件的运输任务的，另
外还从农村征调了 5千名挑
夫组成运输队，准备随军行

动。这几千名挑夫将要挑起苏

维埃共和国的大量财物———
印刷机、纸币镌版、造子弹的

机器、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
床、X光机、满载文件资料的
箱子，红军储备的银元、金条、
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收发
报机、电话设备、大卷的电话
线等等———这些东西中的大
件后来都在湘江和赤水河边

扔掉了，并没有带到陕北。
红军在路上要吃的粮食，

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6
月2日和27日曾有两个紧急
指示，要求无论如何要在7月

15日前完成 24万担 “借谷
计划”。7月22日，又决定发

动借谷60万担的运动。这些
数字如果平摊给8万红军，平
均每人都有10担。

地方对红军的支持几乎
是全民动员。1934年 9月 8
日《红色中华》报道：“福建
胜利完成了借谷运动，完成

75000余担。” 以福建的长
汀、汀东、兆征三个县为例，当
时就完成借谷任务 67717
担，比原计划的 59000担超
额完成 8000余担；为了保证
红军出发时每人携带十天的
口粮，把秋收时收获的粮食首

先供应红军。
这是一次充满危险的转

移，因此还需装备大量的武
器弹药。为了满足需要，苏区
政府临时扩大生产，并动员
人们将留存的或拾到的子
弹、弹壳、铜、铁等作价卖给

政府，以做武器生产的原料。
这些收购都有数据：从 6月
到 8月的三个月间，共收到
铜 8.2万斤，子弹壳 1.82万
斤，子弹14万发。

此外，还发动苏区群众收
集被毯 2万床，棉花 8.6万

斤，草鞋 20万双，米袋 10万
条。以上统统运往兵工厂加
工，而所有红军的各兵工厂和
军服厂都在加班突击生产。

还有药品，中央外贸总局
两个月内突击采购了价值 10
万元的中西药品。中央财政部

突击筹款 150万元，还将过
去保存的“秘密金库”的储备
金全部取出，以备军用。

不管是仓促还是准备充
足，这都是一次把整个苏维
埃挑在肩上的大搬迁。毛泽
东后来形容：“就像大搬家

一样。”而埃德加·斯诺则浪
漫地称之为“整个国家走上
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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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庆东的学习成绩开始

下降。高二下半年的期末考
试，钟庆东的文化课平均成
绩第一次不及格。这对钟庆
东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
题。他的志向是将来报考美
术院校，单凭专业课成绩优
秀而文化课不及格，是过不
了关的。

又一个春天来临了。春
天总是会复苏一些东西，比
如罗小云前年和去年春天穿
的那件水红色夹克式风衣，
如今她又穿上了。钟庆东有
时候独自冷静地想一想，他
觉得以罗小云的性格和素

质，也许不足以说明他为什
么要对呆在这个人身边的时
光那么重视与渴望，他不想
牺牲自己的学业，继续在她
身上浪费巨大时光和精力
了。说到底，他将来考不上美
术院校，这是一个严峻的现

实，而在罗小云身上得到的
所谓乐趣，只不过是精神上
一种虚妄的东西罢了。不过
他这种想法往往持续没多
久，罗小云一旦出现在他面
前，打破他心灵独处的宁静
时，他就立刻被罗小云的一

颦一笑给吸引了。
毕业时间竟然说到就到。

离毕业的七月份还差两个半
月，也就是四月中旬，钟庆东
就已经离开母校了，他和他的
有志于报考美术院校的一些
同学不得不辗转于省城和省

内第二大城市之间，进行紧张
的考试前培训和接踵而来的
专业课考试。与此同时，留在
班级里的罗小云和其他几位
同学(是的，并不是所有人都
对美术感兴趣)，则开始了对
文化课的紧张复习，准备冲刺

常规型的综合性大学。不久，
考试成绩下来了，钟庆东以美

术成绩八分之差、文化课成绩
二十二分之差惨烈败北，而罗

小云，以总成绩仅比录取线高
出零点五分的惊险分数幸运
地考取了外地一所大专院校
的冶金专业。

钟庆东在短短的几天之
内就感受到了人生的巨大炎
凉和现实的极度荒诞，这是
他从来没遇到过的。他觉得

生活在他面前慢慢关上了一
扇门。他没想到自己的考试
成绩会这么差。如果说，他的
文化课成绩低劣尚可原宥，
而专业课没过关简直就是对

他一次无情的嘲讽！是啊，他
三年来都干了些什么？他什

么也没干。他知道为他营造
这一切幻象的不是别人，正
是罗小云。而罗小云的了不
起之处在于，她为她的观赏
者布置了这么多的美景，自
己竟然没有为此耗费多少力
气，何止是没有耗费力气，她

简直就是从中得到了力气，
增加了生命的乐趣和学习的
自信，促成了她今天的成功。

钟庆东感觉罗小云真正
离他远去了，因为不管怎么
说，她考上了一所大学，哪怕
那所大学默默无闻，可也同

他成为两个天地！如果说，钟
庆东以前觉得罗小云高高在
上、不可亲近而使得他处处
退缩规避是正常的话，那么
现在，他自惭形秽而不敢同
她说话就更是正常的了。

尤其是，下午就要举行

毕业告别会，中午放学的时
候，钟庆东眼见着别的班级
的一位男生，旁若无人地跳
着坐上罗小云骑着的自行车
后座，露出亲昵的表示，罗小
云大惊小怪地说：“哎哟，不
行啊，我不会载人啊！”

她的自行车在马路上歪
歪扭扭地移动着，可那个喜欢
罗小云的男生并不下来，他虽
然皮厚，可是长得算得上英

俊，并且，罗小云的自行车也
终究没倒下，他们就那样歪歪
扭扭消失在后面涌上的车流

中，消失在钟庆东的视线里。
这幅图景给了钟庆东一个

深刻的刺激。他的耳边回荡着
罗小云刚才大惊小怪的话语，

在他看来，那是典型的罗小云
式的撒娇。钟庆东猛然领悟，也
许，罗小云早就与那个男生偷
偷好了呢！这个想法促使钟庆
东做出了一个连他都感到意外
和吃惊的举动：下午的毕业告
别会，他干脆就不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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